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和与父亲一起工作， 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氢弹研制成功做出贡献的叔
叔、阿姨们！

颍河泛舟诗作选登
●瘦丁

[北南吕·玉娇枝]
颍河泛舟代滩头落叶吟
寒风零乱，荒郊暮晚，落黄遍地谁怜

看？ 芳华都付人世间。 妆风景常在水岸
边， 护阴凉曾向长河畔。 偏是俺佳人命
短，这个理何方可辩？

●都烨
[北双调·大德歌]

小阳春畅游颍水湾
一

泛舟水生烟，雾糊天，花雀翩翩喜上
船。戏浪凭人羡，桨声里、笑语喧。诗朋把
酒村歌串，野调叩船舷。

二

钓者河流皴，戏丝纶，翁媪渔竿钩碧
鳞。相对嘲霜鬓，享太平、自在身。多情停
棹高声问：可愿醉荒村？

三

野枸杞晚秋霞，早冬鸦，颍水滔滔翻
浪花。野果鲜无价，艳艳红、爽掉牙。半牵
小妹悄悄话，俏脸点朱砂。

●清漪
临江仙·颍水泛舟纪事

西去桨声笼碧水，扁舟一对轻盈。 滩
前散落钓鱼翁。 野鸭戏水，两岸意朦胧。

遥想东坡之旧事，孤茕复醉乌篷。 雄
心壮志尽成空。 舷边万绪，短句赋长平。

注：据瘦丁先生考证：北宋神宗熙宁
四年（1071 年），苏轼因受新党排斥自请
外任杭州通判以避祸。 自京城汴梁由蔡
河乘船，经陈州赴任杭州途中，路过西华
县长平镇（今董城村）外颍水左支入蔡河
的河口时， 作有五言绝句一首：“颍水非
汉水，亦作蒲萄绿。 恨无襄阳儿，令唱铜
曲。 ”

●静姝
临江仙

碧水潺潺如玉带，小舟划破青屏。 群
鸭戏耍欲潜惊。 竹篙起网，长线钓鱼翁。

两岸画廊皆妙墨，一坡晚种躬耕。 执
鞭犁地步从容。 颍河湾里，闲做自耕农。

●绮烟
[北正宫·叨叨令]
泛舟即景

水娇雾老白云盖， 楫长舟扁如梭快。
太阳挂在林梢晒，肥鱼把那渔夫拽。 怪不
怪也么哥，怪不怪也么哥，传说那是红尘
外！

●顺名
初冬颍水泛舟

休闲寻野渡，叶落岸滩空。
碧水烟村外，疏林夕照中。
举杯出妙语，试桨驾清风。
但羡垂纶客，独将天地拥。

●梅影
减字木兰花·颍岸欣采枸杞子
香溪草垄，摘把晶莹珍入瓮。 绿野追

踪，柳下堤边惹目瞳。
谁撒仙种，疑是瑶池王母种。 枝挂玲

珑，颍水夕晖点点红。

●御风
踏莎行·颍河泛舟

旭日还温，冬寒未紧，今朝脱罢龙门
阵。 舟犁颍水碧波来，教人疑在丹青遁。

踏浪宜歌，临风当饮，此时况与渔人
近 。 思来俗事太寻常 ， 怦然欲向溪前
隐。

我的父亲
■朱玉柱

������几天前， 在市纪委监察委派驻
纪检组干部培训班上， 刘晓玉教授
课堂上引用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研制成功事例， 她动情地说：“研
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氢弹的那一
代前辈，是中国的脊梁……”这让我
立即想起习近平总书记曾用 “干惊
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来赞誉为
国家无私奉献、 默默付出的无名英
雄 ，“干惊天动地事 ， 做隐姓埋名
人”，这或许是对那代人最高的褒赏
了。

我骄傲， 我的父亲朱西庆就是
那批无名英雄中的一员。

1958 年秋天， 父亲和同乡的几
个青年响应国家支边的号召到了青

海。那年，父亲还不满 18 岁。听母亲
说，父亲走后，他告诉家人在青海农
场当工人，在那儿放牛羊、种青稞，
什么活儿都干，父亲在“农场”一干
就是 27 年。

1984 年 12 月，父亲从青海“农
场”退休。我们在收拾父亲从青海托
运回的行李时发现了这些宝贵的东

西：写着“卓越的贡献，光荣的退休”
的集体合影； 两枚蘑菇云图案的金
质功勋章； 十多本荣誉证书……父
亲一直说自己在“农场”工作的“谎
言”惊呆了全家人、全村人，谁也没
想到，父亲这样一个“直肠子”人，跟
大家撒了这么多年谎……

父母养育了 4 个孩子。 我是老
幺， 可能是父亲偏爱吧， 我 6 岁那
年，随父亲来到青海。 现在想来，更
多的是父亲想替母亲减轻点家庭负

担，才带我这个“小淘气”去青海的。
那天， 母亲带着我到老城送父亲回
“农场”，上车前，父亲说：“宝宝，跟
爸爸走吧。 ”我点点头，就这样我和
父亲先转车到商丘， 才踏上了去青
海的列车。

后来才知道， 父亲并没有把我
带到他工作的“农场”，而是待在西
宁郊区的“农场”家属院。 现在依稀
记得， 父亲把我托付给了一个来自
北京的阿姨，她也是来“农场”探亲
的， 还带着一个年龄和我相仿叫草
云的女孩。 模糊记得父亲说草云的
父亲是北京某大学的教授， 也是主
动申请到草原工作的， 草云就是大
草原上降生的。 草云、玉（豫）柱，相
信大家能从这些名字里读懂那个时

期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和父辈们对子

女的期望。 虽说只有草云一个小朋
友陪我玩耍，但我却在那狼群出没、
蚊子吃人的大草原， 度过了半年多
的美好时光。

父亲留有密密麻麻的胡楂儿 ，
我小的时候他总爱用那刮得铁青的

下巴扎我的脸和背， 痒得我倒在他
怀里上下乱窜，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
是多么幸福。父亲讲卫生，探亲在家
时经常从压水井里压出一大盆水放

在太阳下晒一上午， 午间暖
和的时候用来擦背，有

时也会请我帮他。 每当那个时候，我
都能清晰地看到父亲双肩和背上留

有多处疤痕。 奶奶和母亲早些时候
无意间发现父亲的伤疤后， 父亲告
诉她们那是刚到青海时建“农场”扛
石头、背土压的……

读初三的那年冬天， 一天晚上
因为身体不舒服我从学校回家观察

病情，第二天早晨打开门一看，好大
的一场雪。 身体没有事，我本来可以
一个人骑车去学校的， 父亲怕我路
上不安全，就骑着自行车送我。 路过
丁庄时，有一个大深沟，当时还没有
架桥，父亲就扛着自行车走在前面，
还反复踩脚印。 我走在父亲的身后，
踩着父亲的脚印， 心中油然而生崇
拜和敬意， 原来父亲是那么魁梧和
高大。

因为父亲有固定工作， 所以我
们兄妹上学从来没有为交书费、生
活住宿费而作难。 小学、中学、高中，
我们还资助过几名困难的同学，所
以现在我的那几位同学都非常感

恩，他们参加工作后，也多次来家里
看望父亲， 感恩父亲这位支持他们
渡过上学难关的幕后功臣。

“老大疼，老小娇，中间夹着几
个臭屎包”。 父亲兄弟姐妹多，家里
条件又不好， 排行老三的父亲根本
没有理由向奶奶提过多的要求，父
亲的第一学历连小学都不毕业，是
兄妹五人中文化水平最低的。 只有
母亲鼓励父亲自学。 父亲退休后知
晓天文地理， 时政新闻比我了解得
都多， 他的文化水平已不亚于一个
在校大学生。 父亲说，一个人学历低
不可怕，主要是要在平时多积累，处
处留心皆学问， 要在工作实践中提
高自己。 其实父亲在“农场”报考了
电大补习班。

当兵的第三年春天我回家探

亲。 归队时，父亲执意要送我。 都二
十来岁的人了，还是一个男子汉，父
亲却担心我的安全。 把我送到部队
后，父亲在部队招待所待了一天，就
立即返回老家了， 他说他在部队影
响我的正常训练，还给部队添麻烦。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现在我才真真
切切体会到父爱的伟大与无私。

父亲退休后告诉我， 他在单位
是一名钳工，丝锥、板牙、套筒等工
具他都会操作。 就是父亲这样普普
通通的工人， 他们有齐心协力和为
国争口气、不受制于人的坚定信念，
才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也正是

有父亲“钳工”的基因，我在当中等
兵的时候向时任沈阳军区的王克司

令员、 吴家民参谋长现场表演过我
们仓库的看家本领“一摸准”， 个人
和仓库为此赢得了不少荣誉。 首长
把我们的合影送给我， 我立即寄回
了老家， 父亲为此骄傲， 劝我不要
骄傲， 更多的是鼓励我继续努力。

父亲退休时国家给了足够的安

家费，看病医疗几乎全免，每月还有
退休金， 论条件在市里买个好房子
安家绰绰有余， 可父亲还是选择回
到了项城农村老家， 帮母亲打理几
亩责任田。 在村里，父亲不像是名功
臣，反倒更像是一位庄稼手，闲时他
会和村里的人席地而坐，下棋、打打
纸牌，和乡里乡亲相处得非常融洽。
当有人问及父亲“农场”的事，父亲
也会警觉地给大家讲一些宿舍楼走

廊捕狼、青海湖打鱼的故事，父亲讲
得细致， 背着书包的小孩子听得都
会忘记回家写作业。

父亲年轻的时候身体素质非常

棒，在我们村算是佼佼者了。 村集体
时， 村干部安排父亲送个工具或到
公社取个文件，他往返都是跑着。 我
8 岁那年夏天，父亲回来探亲。 我和
同村的小朋友追赶生产队的驴嬉

戏，我跑在最前面，驴怒而踢之，驴
掌正击中我的左眼。 是父亲把我挺
举在后背上， 一路飞跑来到大队卫
生室。 当医生告诉父亲不碍事时，父
亲才瘫坐在板凳上。 可父亲从 “农
场”退休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胆切
除、淋巴瘤，再后来患上严重的老年
痴呆。 尽管母亲和我们都悉心照料，
可父亲还是在 2010 年 12 月 17 日
离开了我们，享年 70 岁。

近日，我抽空回了趟老家，把父
母的老照片整理了一下， 因为老家
房子潮湿，加之去年装修，照片严重
受损。 我们会把这些一代代传下去，
因为这是我们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和骄傲， 更是孩子们努力工作和珍
惜生活的动力。

如果父亲和母亲还在世， 那该
多好呀！ 孩子的新房您没住过， 车
您没坐过 。 2018 年是周口发展变
化最大最快的一年，百城提质、五城
联创……现在的周口太美了，父亲，
您和母亲在天堂能看到吗？

孩子们心中最伟大的父亲 ，您
普普通通，又伟岸挺拔，您是孩子的
榜样，我怀念您，敬重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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